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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的“药师琉璃光佛会”版画为云南昆明圆

通寺一担斋所藏，当初是一位佛家弟子在内地购得后转

赠给一担斋主人的。①版画原件高 34.5厘米，广 73厘米，

保存完好。画面中央药师佛足踏莲花，安坐须弥台作说

法势，日月二菩萨及十二药叉大将、金刚密迹等神众两

侧听法，构图与大理国盛德五年（1180）“张胜温画卷”

上的“药师琉璃光佛会图”相同。②按照古来施经的惯

例，版画大都是粘贴在某部佛经的卷首与佛经一道散施

的，不过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版画，未见相应的经文。

版画左下方有西夏文施经题记 11字（附录 1），

其中出现了一个国师的封号，这个封号可以在现存的

西夏版《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中得到验证。《佛说圣

大乘三归依经》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的黑水城遗址，

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有西夏

文和汉文译本各一种，编号分别是инв.№ 4940和 TK.

121。西夏文本有译经题款（附录 2）［1］（P486），其中第 3

字至第 6字正是“药师琉璃光佛会”版画上的国师封

号，而相应的汉文本题款作“兰山智昭国师沙门德慧

奉诏译”，二者构成了严格的对译关系，由此我们可以

相信“药师琉璃光佛会”版画题记上的国师就是这个

兰山（贺兰山）智昭国师，而题记全文也应该译作“发

愿令刻者智昭国师谨施”。

据孟列夫介绍，汉文本的《佛说圣大乘三归依

经》有一篇长达 40行的御制发愿文，其最后 4行说：

白高大夏国乾祐十五年岁次甲辰九月十五

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

恭皇帝施。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

是西夏仁宗皇帝仁孝的尊号，“乾祐十五年岁次甲辰九

月十五日”相当于公元 1184年 12月 20日。另外，孟列

夫公布的材料还告诉我们，智昭国师的名字是“德慧”，

他在十几年前的封号是“觉行国师”，并在这个封号的

名义下用汉文重译了《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和《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在西夏天盛十九年

五月初九日由仁宗皇帝散施，以纪念皇太后三周年忌

辰。［2］（ P226—230）“天盛十九年五月初九日”相当于公元

1167年 5月 29日。以上文献表明了智昭国师的在世时

间是 12世纪下半叶。关于智昭国师德慧的生平我们知

道得很少，只是考虑到他的名字前并没有冠以汉族或党

项族的姓氏，应是吐蕃人署名的习惯，这似乎暗示他是

个藏族僧人。从西夏文献中看，他大约通晓夏、汉、梵、藏

四种文字，上文提及的《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经他之

手译成了夏、汉两种文本，而《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

多心经》卷尾的仁宗御制发愿文更说［3］（P259）：

朕睹胜因，遂陈诚愿。寻命兰山觉行国师沙

门德慧重将梵本，再译微言，仍集《真空观门施食

仪轨》附于卷末，连为一轴。于神妣皇太后周忌之

辰，开板印造番汉共二万卷，散施臣民。仍请觉行

国师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讲演

《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

昆明一担斋所藏“药师琉璃光佛会”版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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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昆明圆通寺一担斋藏有一幅带西夏文施经题款的“药师琉璃光佛会”版画，构图与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上

的“药师琉璃光佛会图”相同。这幅版画上的西夏文题记内容可以在西夏时代的文献中得到验证，但其中有几个字写得不正

确。估计版画产生于明代以后，并非西夏时代原物，对研究西夏文在晚期的流传或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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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事，恳伸追荐之

仪，用达劬劳之德。

德慧译《心经》篇首有汉字音写梵语经题“啊唥

拽·末遏斡帝·不啰嘿钵啰弥怛·口纥哩口捺也·须嘚啰”

（!rya- Bhagavatī- praj#āpāramitā- hrdaya- sūtra），自可
证明德慧通梵文，而这篇《心经》也正是他参照梵文

本译出的。下文又谈到德慧在法会上主持了一个“烧

结灭恶趣中围坛仪”，这应该是藏传佛教的某个仪式，

“中围”乃逐字译自藏文的 dkyil- 'khor（坛城）。不过

顺便说，德慧这个新译本其实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

新译，其中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到“无苦集灭道”

那一段著名的话是据玄奘法师的译文照抄来的。［4］

“药师琉璃光佛会” 版画左上方的三个西夏字

（附录 3）可以译作“禅光山”，我们在现已公布的西

夏佛经题记中没有找到这个地名，只见到克恰诺夫的

《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里著录有一件俄藏编号为

инв.№ 2848的佛经，其中出现了一个“禅摩山”，相应

的题记可以译作“禅摩山沙门慧护译”（附录 4）③。考

虑到“禅摩山”这个名字显得很怪，且西夏文“摩”

（附录 5）与“光”（附录 6）的字形又极为相近，所以

我们猜想克恰诺夫摹写的西夏文“摩”大概是“光”

字之误。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找不到任何材料来确

证这个山名,甚至不能估计“禅光山”究竟是沙门慧护

的驻锡地还是原版画的刻印地。

值得注意的是，圆通寺版画题记虽然用的是标准

的西夏题记行文格式，但其中有几个字的笔画刻写得

并不正确。例如西夏文“山”字的顶端多写了一竖，

“发”字的左部多写了一横，右部少写了一横，“智”字

左下部的一横没有在两侧出头。④据目前所见，在真正

西夏时代乃至蒙元时代的刻本里是找不到这类错字

的，这说明版画的实际刊刻时间应该不在西夏和蒙

元，而在西夏覆亡百余年之后的明朝，也就是说，我们

讨论的这幅版画是明代以后的复制本，当时西夏文已

经濒临消亡，人们对这些复杂字形的记忆已经不够清晰

了。当然，或许画上的西夏文题记是在“张胜温画卷”中

“药师琉璃光佛会图”的基础上后来添加上去的。

目前存世的明代西夏文文物很少，其中有确切纪

年的仅两件，都出自京畿地区。一件是故宫博物院旧

藏的《高王观世音经》，刊于宣德五年（1430），另一

件是保定韩庄出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立于

明弘治十五年（1502）。［5］与西夏时代的文物相比，这

两件明代文物上的西夏字书法显得不那么老练，错字

也相对较多，在总体风格上与本文介绍的“药师琉璃

光佛会”版画有些相似。“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当初

立于韩庄附近的兴善寺，如今寺已不存，经幢也被移

到了保定市原直隶总督府对面的莲池公园。从经幢的

题记可知，当时兴善寺内的僧人大都是西夏遗裔，他

们中有的人还在沿用祖上的党项姓氏，只是由于距西

夏灭亡已有三百年之久，他们好像已经不能流利地使

用西夏语了。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如果估计昆明圆通

寺一担斋所藏“药师琉璃光佛会”版画是像兴善寺僧

人那样的明代西夏遗裔所刻，也许不为大过，至于这

幅版画的构图为什么与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上的

“药师琉璃光佛会图”相同，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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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博物馆的孙慰祖先生和云南省佛教协会的刘德武先生

共同促成了我们这次合作。我们对孙先生和刘先生的热心表示衷

心的感谢。

②关于“张胜温画卷”的造像学分析及历史考证，参看约翰·

马可瑞著，谭乐山译《论神会大师像：梵像与政治在南诏大理国》，

《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 3期。

③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z mанzуmскuхбу<<uǔскuхnамяmнuков

第 526页把山名的两个字用俄文音译作Ндие-мо。本文译作“禅

摩山”，“禅”是意译，“摩”是音译。相应的经题克恰诺夫汉译作

“集毕一乘圆明心义”，殊不可解，且全经来源不明。

④正确的写法分别见文末附录 3的第 3字、附录 1的第 2字

和第 6字。

⑤例如在这个石幢上，“兴善寺”被音译成了“稀什寺”，这明

显与西夏时代的译音规则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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